[image: image1.wmf] 

 

[image: image2.png]B =& A £5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jpg]


[image: image5.png]


[image: image6.jpg]


[image: image7.jpg]








【明慧网】尽管中共通过各种手段想要阻止神韵艺术团在海外的演出，特别是禁止中国人来看演出，但是在每次的演出中都会看到华人的身影。


在德国留学的石川先生（化名）就观看了神韵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柏林的第二场演出。他表示：“以前只是听说过。其实，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都听说过神韵。但是据我所知，使馆通过它从上到下的系统向学生传话，让大家不要去看晚会。我今天看了，觉得很好。小时候，在没有电视以前，我喜欢看书，看了很多古书。我经常想，那些中国传统故事演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这是一台纯中国的节目，精神层面的东西比较多。”


最令石川感慨的是，在中共党文化下的演出与此截然不同：“在国内，文艺演出实际不是一种娱乐，而是另一种在更大范围内的表演，所有的观众同时也是演员。表演的目的都是经过事先设定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文化，要把观众改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表现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节目给石川的印象也很深，因


为他自己曾见过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我出国前，亲身经历过同学被抓走的场面。二零零零年底，我还亲眼看到一个住在我们宿舍楼的博士生被从楼上拖下来，抓走。他也是炼法轮功的。他买了一个复印机和一个打印机，经常打一些有关迫害的真相，拿出去散发，后来被发现了。系里本来想保护他，可是没保护成，还是被抓走了，从此就没消息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见过一个部队的连长，他是炼法轮功的，当时为了躲避抓捕，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宿舍楼里躲了整整一个暑假，一直没出门。都是同学们掩护他，很多人轮着帮他买饭，他的要求很低，就是两个馒头，一包榨菜，他没出过楼，甚至没有离开过那个楼层。他每天等到夜里十二点，学生都离开自习室后，他就睡在桌子底下，早上五点钟就起来。


“九九年的时候，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还是八九一代，他们经历过‘六四’的镇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也有很多人出来保护学生，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文革一代，体会过文革时的红色恐怖。今天，恐怕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学生去保护受迫害的人，因为现在的人都变了，没有人心的人太多了，简直不可思议。学生也在倒退。


“法轮功学员在迫害面前一直不妥协，这一点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国内很多参加了迫害法轮功的人现在非常恐慌，而且迫害没有群众基础。”石川说。


从中国大陆来德国工作的陈先生说，“很多中国人不敢来，是因为中共太霸道了，并不是他们不想看，我相信，如果没有中共的控制，这样的演出如果在中国上演，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看。我今天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感谢神韵。”另一位高先生才来德国两天，他认为神韵演出从身段到艺术到表演都非常好。他说在国内看不到这样的演出，神韵艺术团所演绎出的中华民族的千古文化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自2005年起，在北京大学教授焦国标的陪同


下经过数个月的独立调查后，全国十佳律师之一


北京著名律师高智晟三度公开上书胡锦涛、温家


宝，揭露并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继高律师之后，全国各地又有四百多名律师公开呼吁为法轮功平反。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愈来愈不得人心。


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


尽管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十年，中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法轮功就是邪教组织的法律设定和法定解释，而刑事法律中确有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河南省润洛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莫宏洛于2009年2月，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对法轮


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时曾指出：“如果抛开宪法、法律，只在‘二高’解释层面考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受到违宪的法律法规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公民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局面。”


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律师2009年2月发表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重申罪行法定原则。李律师说，“《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此处所指法律，是指经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或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更不包括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 （转下页）   


（接上页）及个人讲话。因此，法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李律师明确指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违宪无效的法规限制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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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jw.sendtext.ca或https://vb.greekvacation.gr供您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在国内看不到的演出





全国四百多名律师呼吁停止迫害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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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送绵阳劳教所。因身体极度虚弱内脏肺部异常，保外就医回家后，于2002年8月去世。


汤建平在数次的非法关押中，在恶警们的唆使下，罪犯们对他施用了令人发指的折磨。十几个罪犯同时对他暴打至到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把他泼醒；罪犯用牙刷刷他的肛门至出血为止；强行逼他吃下地下的饭菜、烟头等杂物；十天十夜不准睡觉，白天受折磨晚上不准睡觉，其痛苦程度真是生不如死…… 。


2001年，汤建平原先的工作单位受恶警的胁迫把他开除了，家中无经济来源，生活难以维持，他的妻子又担惊受怕，承受不住打击就只好忍痛与汤建平离婚。家中留下不满3岁的幼儿和年迈的父母。这样一个原本好端端的幸福家庭就被江泽民与中共流氓集团搞的这场迫害给毁了！


高慧芳，女 ，48岁，内江市隆昌县大法弟子。


2006年6月29日上午在隆昌县李市镇火车站附近给人讲真相，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人恶意举报，给非法绑架到隆昌公安局，当天中午就被迫害致死。


高慧芳在隆昌公安局不明死亡后，隆昌公安局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一方面又把其母、兄弟秘密接到隆昌。隆昌公安局、省、市610份子、高慧芳单位领导，对高慧芳家属声称高慧芳是自己“跳楼摔死”的，同时又把他们弄到火葬场附近的一家宾馆软禁了三天，期间不允他们与外界接触，并把宾馆内的所有客人强行赶走，又安插了许多穿便衣的警察对他们进行监视，掩人耳目。


高慧芳家人对其的死因提出质疑，高慧芳哥哥给高慧芳拍的遗照的胶卷也被不法人员们逼着洗掉。


高慧芳曾三次被邪党人员关精神病院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系统药，致使头、脸肿大变形，连家人走到面前都无法辨认。后又被送到资中楠木寺劳教所继续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三月七日下午，来自台湾各地二千多名关心中共退党大潮的民众、各界正义之士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前，声援五千万中国勇士摒弃中共邪恶组织。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七日，共有五千零八十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八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


根据网路分析，自二零零四年底大纪元发表系列评论《九评共产党》以来，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趋势，第一个一千万用了十七个月，可是从四千万增长到五千万人时却只花了七个月的时间，用真名、化名与中共邪恶组织划清界限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快速。◇





台湾民众集会声援


五千万勇士退出中共





他们因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害致死


——清明时节追述内江地区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清明是祭奠逝去的亲人、朋友与故人的时节。这里，我们追忆的，也是向内江的父老乡亲们告之的，或许你们还不了解和知道的那些只因要做好人，修心向善而被邪恶流氓党残酷的迫害夺去宝贵生命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在中共粉饰的太平盛世的假相下，在你我身边不断的发生着迫害信仰[真、善、忍]好人的罪恶。在对众多的善良的法轮功修炼群众长达近十年的迫害中，全国已经证实的迫害致死有3255人。现已证实的内江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十名。其中威远六名：汤建平，男，29岁；李欣泽，男，51岁；李惠，女，42岁（威远县龙会镇杨柳人）。张从明，男，57岁（威远县高石镇小湾七社一位善良的村民，只因回答当地镇政府时坚持要炼法轮功，就被多次拘留殴打，2002年被威远县看守所、拘留所恶人殴打成残疾人，接回家后伤情不愈，于2003年8月11日离世。此事在当地激起民愤，高石镇政府不法人员草草以300元钱敷衍家属。）。林德明，男，53岁（个体医生，系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界牌镇桥凼一社人）；孙永德，男，四十多岁；隆昌县：高慧芳，女，48岁；资中县：张翠华，女，四十多岁；内江市：陆雯倩，女，26岁（家住西南医用设备厂）；东兴区：杨正碧，女，54岁。


仅述两例，让内江的父老乡亲看清中共高唱“和谐”的背后是怎样的残酷。


汤建平，男 ，29岁，内江市威远县大法弟子。


汤建平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去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制作真相横幅，于2000年7月20日，到北京上访。结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恶警毒打，后押送回威远


县看守所，被威远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左右。在看守所里他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精神高压,











